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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庞明广
责任编辑黄海波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打乱了人们
的生活节奏，也让许多与人类和谐相处的野生动
物受到牵连——比如，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等地，飞
来春城昆明过冬的数万只红嘴鸥。

1月27日一大早，红嘴鸥和往常一样，成群结
队飞往滇池草海大坝、海埂大坝、翠湖公园……等
待人们的投喂。

但眼前的景象，或许让小家伙们发懵：以往人
山人海的“老地方”，居然空无一人。正当它们“左
顾右盼”时，景区工作人员正扛着一袋袋鸥粮
赶来。

尽管疫情期间景区公园关闭，不能与红嘴鸥
相见，但春城人仍挂念这些老朋友。许多市民背来
一袋袋鸥粮，请工作人员代喂。

在投喂点恢复开放之后，被疫情阻挡在家的
市民，甚至千里之外的热心网友，还委托快递小
哥，给这些小家伙们送上一份份鸥粮“外卖”。

自1985年冬天第一次大规模造访春城以来，
红嘴鸥便与昆明人结下了不解情缘。这场疫情非
但没让人鸥疏远，反而让彼此更加亲密，不离
不弃。

红嘴鸥疫情期间不断粮

近两个月来，张强干了一份令昆明人艳羡的
工作——喂鸥。

25岁的张强，是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草海大
坝的保安。作为红嘴鸥在昆明的主要栖息地之一，
草海大坝为防止人员过度聚集，从1月27日起暂停
开放。从此之后，不让在此栖息的红嘴鸥挨饿，便
成了张强最重要的任务。

和市民游客拿着小包鸥粮投喂不同，张强的
喂鸥方式十分“硬核”。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4点，他
和同事先把300斤鸥粮扛到大坝上，然后拖着麻
袋，把鸥粮均匀地铺到地上。

空旷的大坝上，成千上万只红嘴鸥围在张强
身边，上下翻飞抢食鸥粮，场面十分壮观。“我在大
坝工作两年多，这样的场面还是第一次经历。”
他说。

张强第一次“硬核”喂食时，红嘴鸥还有点儿
不适应。后来，几只胆子大的先试着飞下来吃，确
认没有危险后，其它红嘴鸥才争先恐后地扑
过来。

几天下来，红嘴鸥完全习惯了这样的喂养
方式。“早上我们还没到，它们就在大坝上等着
了。”张强说，有些红嘴鸥甚至会跟在拉鸥粮的
面包车后面飞，“它们聪明得很，知道车里有吃
的。”

在喂食时，有的红嘴鸥还会调皮地站到张强
头上，等着他亲手把鸥粮喂到嘴里。

张强的这份儿美差，让其他同事十分羡慕。有
的同事原本在其他岗位，特意来找张强商量，希望
能替他去喂一次。

在草海大坝封闭的一个多月里，最让张强感
动的，是许多专程来给红嘴鸥送食物的市民。

“很多人惦记着红嘴鸥，怕它们饿瘦了。”张
强说，有的市民一次就送来几百斤鸥粮。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3月3日，草海大坝
再次开放。当天，大约1.6万人前来看鸥喂鸥。

市民游客再次“接管”投喂任务后，张强就回

到了本职岗位，继续负责维持大坝上的秩序。
张强不善言辞，但对红嘴鸥却格外热情，对伤

害它们的人也毫不手软。这个冬天，他在大坝上制
止了20多起游客伤害红嘴鸥事件。

“有的游客第一次看见红嘴鸥很激动，想抓住
它们拍照。”张强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处理起
来已经很有经验，“第一时间视频取证，然后马上
报告森林公安，请他们依法处理。”

3月底，养得膘肥体壮的红嘴鸥，开始陆续
离开昆明，飞往遥远北方繁衍后代。“还是喜欢
有它们在的日子。”张强说这话时，眼神里满是
不舍。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鸥粪

许多赏鸥人曾有过这样的恐惧：成群的红嘴
鸥在头顶上飞舞，生怕一不小心，成为被鸥粪砸中
的“幸运儿”。

但对47岁的环卫工人李刚来说，鸥粪砸到衣
服上，甚至砸到头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每天，他和同事不仅要清扫草海大坝上的垃
圾，还要当红嘴鸥的“铲屎官”——负责清洗落在
地面上的鸥粪。

每年10月到次年4月，是红嘴鸥来昆明越冬的
日子，也是李刚和同事最忙碌的时间。早上6点，他
所在的云南京环海洁公司，就要派出几十名环卫
工人，先清扫大坝地面，然后清洗护栏、垃圾桶、雕
塑等，把上面的粪便、污渍擦干净。

“到了8点钟，游客陆续来了，看到的是一个干
净整洁的赏鸥环境。”李刚说，在所有清洁工作中，
清扫鸥粪最辛苦。

白天，鸥粪被太阳晒得又干又硬，普通扫把根
本扫不动，只能等到夜里游客离开后，用高压水枪
一点点地冲刷。

草海大坝受疫情影响对外关闭后，李刚的“铲
屎”任务反而更重了——没有游客，长达2.5公里
的大坝，迅速被成千上万只红嘴鸥占领。

它们每天在大坝上散步、休息、吃鸥粮，地面
上留下了大量粪便。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鸥粪，白茫茫一片。”李刚
颇为无奈地说，以前鸥粪不多，一个礼拜用高压水
枪清洗两次就行。疫情期间每天都要冲洗，经常忙
到夜里十一二点。

除了帮红嘴鸥“铲屎”，李刚还承担了很多消
杀任务。因为会开车，每天都要驾驶环卫车，到辖
区各家单位收废弃口罩。

连续高强度作业，李刚看上去十分疲惫，但说
到替红嘴鸥“铲屎”，语气一下子变得温柔。

“我从小生活在滇池边，对红嘴鸥感情很深。”
李刚说，前几年开旅游大巴时，外省游客一上车就
问，“草海大坝在哪里？我们要去看红嘴鸥”。

“红嘴鸥是我们昆明的城市名片，我们要保护
好这张名片，把它越擦越亮。”他说。

“鸥粮比我们自己吃的还贵”

79岁的退休老人张恒礼，在新闻里看到今年
有专人投喂红嘴鸥，坦言心里踏实了许多。

“今年的疫情，让我想起了2005年的禽流感。”
老人说。

自1985年红嘴鸥第一次造访昆明以来，张恒
礼、王鉴沔夫妇，经常带着馒头去喂食。作为一名
摄影爱好者，张恒礼还经常给红嘴鸥拍照。

2005年冬天，禽流感暴发，很多人不敢去喂。
一个下雨天，天气异常寒冷，张恒礼在翠湖公园看
到红嘴鸥没人投喂，小家伙们缩成一团，十分可
怜。“我当时就急了，赶快回去叫上老伴来喂它
们。”老人回忆说。

喂完带去的馒头，根本填不饱这么多红嘴鸥
的肚子，老两口更着急了。

不久，张恒礼从一位朋友处听说，昆明市鸟类
协会在圆通山上有个鸥粮厂，只要加入协会就可
以免费领取鸥粮。朋友还专门叮嘱他，喂鸥是志愿
的，没工资。

“我心想，只要能让红嘴鸥吃饱，还要啥工
资？”张恒礼说。

当时，夫妻俩刚退休不久，身体还十分硬
朗。于是，两人便加入了协会成为志愿者。

那段时间，每天天还没亮，老两口便赶去圆
通山领鸥粮，然后兵分两路，张恒礼骑摩托车，王
鉴沔坐公交车，各带两袋鸥粮，赶往草海大坝。

“我们家在北市区，坐车到草海大坝要一个
多小时。提着那么重的两大袋鸥粮，真不知道哪
来的力气！”王鉴沔回忆说。

此后，只要红嘴鸥来到昆明，老两口基本每天
都要去投喂。越是遇到刮风下雨，去得越勤。

“下雨天喂鸥的人少，更要去啦！”王鉴沔说，
为了加快速度，两人都用双手投喂，也就没法打伞
了，“整个大坝上经常只有我们两人，等喂完红嘴
鸥，我们也淋成了落汤鸡。”

不光喂鸥，老人还救助受伤的红嘴鸥。有一
次，张恒礼看到一只红嘴鸥的脚，被渔线缠住。心
急如焚的老汉，马上从坝上冲下去解开渔线。

救出红嘴鸥后，张恒礼才发现大坝太陡，自己
已经爬不上去了。幸好旁边有几位热心的游客，一
起用力才把他拉上来。

再后来，当地林业部门开始牵头管理红嘴鸥，
张恒礼夫妇才结束“专职”喂鸥的使命。现在，老两
口还在参与给红嘴鸥戴环志、统计数量等工作。

在老两口的影响下，家人都喜欢上了这些小
家伙。前几天，得知红嘴鸥要陆续离开昆明，女儿
在网上买了几大袋猫粮拿去喂食。

王鉴沔笑着说，平时都是喂些馒头、面包，这
个猫粮是牛肉、鱼肉、骨粉做的，150元一袋，“比我
自己吃的还贵，红嘴鸥回家要飞很长的路，得吃些
有营养的。”

“你不要觉得它们只是小鸟，其实非常有灵

性。”曾多次救助受伤红嘴鸥的王鉴沔说，“每次
放飞伤愈的红嘴鸥，它们总会依依不舍地回头
看我。”

栖息地至今不许放鞭炮

80岁的云南大学退休教授王紫江，是云南
最早研究红嘴鸥的学者之一。

“有昆明人的悉心守护，红嘴鸥不太会受到
疫情影响。”老教授笃定地说。

回忆起与红嘴鸥的初次相见，王紫江记忆
犹新。1985年冬天，正在省外开会的王紫江，听
说有一群陌生的水鸟飞到昆明城区，一直研究
鸟类的他，急匆匆赶了回来。

“红嘴鸥第一次进城时还很胆小，不敢靠近
人类，但昆明市民对红嘴鸥非常热情，把自己吃
的油条、馒头拿来喂。”王紫江回忆说，初次相
遇，昆明人就让这群“陌生来客”，感受到了满满
的爱。

自此之后，王紫江便开始潜心研究红嘴鸥。
为了解红嘴鸥的种群结构、生活习性等，他追随
红嘴鸥的迁徙轨迹，最远到达过西伯利亚的贝
加尔湖畔。

红嘴鸥每年如期而至，数量也逐年递增。但
在1992年，红嘴鸥在昆明城区仅逗留54天便匆
匆离去，这让当时担任昆明鸟类协会理事长的
王紫江心急如焚。

红嘴鸥不辞而别，成为昆明人的“心病”。昆
明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千方百计把红嘴
鸥留下来。

为了探明红嘴鸥匆匆离城的原因，王紫江和
其他几位专家乘坐快艇，进入滇池腹地探察。因
为风浪太大，整船人翻落水中，王紫江差点丧命。

老人回忆说：“当时我以为自己活不成了。”
翻船事故没有让王紫江停下追问的脚步。

他带队考察得知，这一年红嘴鸥提前离城，除了
气候干旱等原因外，也和保护重视不够，红嘴鸥
觅不到食物有关。

在王紫江的带领下，科研人员摸清了红嘴
鸥的食性，决定在云南大学校内面包房，生产红
嘴鸥专用饲料，并在翠湖、南大桥等地投喂。红
嘴鸥最终被留住了，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2005年，昆明市出台文件，准备解除禁放爆
竹令，王紫江马上和多位专家联名给市委、市政

府写信，请求否决这一决定。
“红嘴鸥的听觉比人敏锐100倍，燃放鞭炮

会直接影响红嘴鸥的栖息。”正由于王紫江的据
理力争，时至今日，昆明市仍禁止在红嘴鸥栖息
地燃放烟花爆竹。

因为年事已高，王紫江渐渐淡出红嘴鸥研
究保护的一线。他培养的一大批科研人员，已经
接过他的衣钵。

“红嘴鸥给昆明带来了生气。有它们在，冬
天也是暖的。”王紫江说，像昆明这样，几十年来
人与红嘴鸥和谐相处，全世界都很少见。

万人在线围观“云喂鸥”

昆明人与红嘴鸥的感人故事远不止这些。
每天写日记，记录红嘴鸥活动的退休工人刘震，
热心于红嘴鸥科普宣传的中学老师杨明，双眼
失明仍坚持在大观楼拍红嘴鸥的无名老人……

在昆明市中心的翠湖公园内，有一尊老人
与红嘴鸥的铜铸塑像格外引人瞩目：老人倚石
而坐，深情注视着红嘴鸥，几只小鸥围在他身
旁扇动翅膀，好像是在回应老人的关爱。

塑像中的老人名叫吴庆恒。老人在世时，每
到冬天，他几乎每天都会从城郊步行10多公里，
到翠湖边投喂红嘴鸥。每月300多元的退休工
资，一半以上都拿来给红嘴鸥买食物，而自己却
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

“海鸥老人”吴庆恒已去世20多年，他和红
嘴鸥的感人故事，写入了小学语文课本。他对红
嘴鸥的呵护关爱，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传承。

在草海大坝、翠湖公园、海埂大坝等恢复
开放之后，仍有不少市民，甚至千里之外的热
心网友，因为疫情阻拦，遗憾未能在红嘴鸥即
将返回北方前，亲自去投喂。

于是，昆明不少快递小哥，收到了许多“云
喂鸥”的订单。不少人在线下单，委托快递小哥
购买鸥粮“外卖”并帮助投喂。

还有一位外卖小哥开了“云喂鸥”直播，现
场接单，在大坝上直播买鸥粮投喂……一度吸
引了一万多人观看。

依依不舍的心情，还写在一张张订单的备
注信息和一条条留言里：“人在上海，这单外卖
是给我鸥兄点的”“希望明年能够自己来喂，辛
苦了”“下次回来，一定好好款待你”……

2月2
日 ，昆明草
海大坝综合
管理办公室
的工作人员
在 投 放 鸥
粮。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3月3
日 ，一位市
民在昆明草
海大坝投喂
红嘴鸥。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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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景区公园关闭，但春城人仍挂念这些老朋友。不仅
有专人投喂，许多市民，甚至外地网友，在线下单给红嘴鸥点“外
卖”……

1985年冬天第一次大规模造访，红嘴鸥便与春城结下了不解
情缘。35年来，春城人一直悉心守护着它们。只要有红嘴鸥在，昆明
冬天就是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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